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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村调查

王淮冰 李明

1992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日，我们已是连续第 9个年头，对江村（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）进行跟踪调查[1]。尽管时

值秋收大忙季节，但我们已是老熟人了，所以干部群众仍然乐于花时间和我们交谈。

今年与明年

我们一进村，总支书记潭汉文先向我们介绍村的经济情况。今年夏秋两季，粮食收成都很好；副业养蚕比去年（遭受水灾）

多收一季夏茧，收入有所增加；工业总产值，预计明年底可达到 1300 万元。农副工三业总产值预计比 1991 年增长 20%，经济效

益增长 10%。关于明年，他们的初步设想是，继续保持 20%的增长速度。农业上，向优质高效努力，划出一部分农田，种植市场

需要的土豆、蔬菜、西瓜等，以增加收入。今冬明春，进一步改善水利条件，增强抗洪能力，还拟投入部分资金，添置农业机

械。副业上，主要是提高桑田单产，多养蚕以增加收入，工业上，主要在产品结构上努力，向市场走俏的真丝产品进军，同时，

积极进行开发工作，争取上一、二个科技含量较高、市场适销对路的新产品。

农业的隐忧

分管农业的村经济合作社副社长周生福说：“现在流行一种说法，‘农业让路，交通畅通，工业大上，副业稳住’。既然

农业要让路，耕地就年年减少。1983 年开弦弓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时，有耕地 2764 亩，每人口粮田加责任田是 1.36 亩。最近

因人口变动，重新分配耕地，粮田只有 1864 亩，上报面积为 2033.1 亩，人均只有 0.8 亩。十年，平均每人少了半亩粮田”。

听周生福的话，我们也颇为吃惊，近 900 亩粮田到那里去了呢？他报出了两笔大帐：1984 年调整种植结构，粮改桑 780 亩，粮

改果 50 亩，粮改桑，发展养蚕，增加农民收入，是深得人心的；粮改果至令只见树。不见果，群众有意见。还有 70 亩耕地，

用在盖工厂、学校、筑路、修渠，以及村民扩建住房等方面。这几年，粮食单产逐年有所提高，主要靠采取增产措施，因此，

耕地锐减对粮食生产所造成的影响被掩盖了。但是，如果任其发展下去，那是很危险的。

周生福还谈到农用物资涨价，影响农民的实际收入问题。农用电、农机配件、农药化肥等，年年涨价，农民从农产品价格

调整中得到的实惠，悄悄地被另一只手掏走了。拿蚕茧来说，过去售茧有化肥奖励，养蚕的成本与收入的比例是 5:5。如今蚕茧

售价虽然提高了，可是奖售的化肥却取消了，蚕种的价络上涨了，投入和收入的比例是 6:4，农民实际上吃了亏，好处被商业部

门占去了。

周生福颇为感慨地说：“各级领导都喊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，无粮不稳，但实际上不重视。别看这几天，家家户户抢收抢

种，进展很快，其实是任务观点，质量不好，到田里看看就知道了”。这位对农业有着深厚感情的村干部深表焦虑：“民以食

为天，农业怎好让路呢！”

村总支书记潭汉文在介绍情况时，还谈到农业发展的另一隐忧，那就是各项收费太多，农民负担太重，每户一年要负担 500

元。我们查阅了“庙港乡 1992 年扎口资金下达明细表”，开弦弓村 620 户人家，全年应付各项费用达 31.34 万元。“明细表”

上列出的项目有：农业税、蚕桑特产税、教育附加费、建农基金、防洪保安基金、水利工程费、联坪水费、鱼池改造金、猪羊

三保费、高额合作医疗保险、包干底垫金、退休干部统筹、军属优待统筹、五保老人统筹、村办管理费等等。具体分析，有些

是有法可依，属合理负担；有些是上面开口子，农民出票子，是不合理或不够合理的负担。中央三令五申，要减轻农民负担，

现在确实到了认真进行清理整顿的时候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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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的难题

1992 年是新民分厂与盛泽新民丝织厂联营的第 4年。据副厂长蒋孝坤介绍，由于双方以诚相待，分厂年年盈利。今年双方

协议增加投入 60 万元，扩建厂房，增加 20 台织机，开发真丝高档产品。

村丝织厂去年与盛泽丝绸工艺织造厂联营，原以为与大厂攀亲，会一帆风顺，那知，联营三个月，亏损 60 万，只好散伙。

今年经过全厂职工的努力，特别是引进了仿真丝产品一花瑶，由于适销对路，总算打了个翻身仗。仅 3月至 6月，四个月就获

得利润“万元。预计这个去年亏损 60 万元的厂，今年可获利 80 万元。现在他们抓三件事：一是调整领导班子；二是增加投入

100 万元，扩建厂房，添置配套设备；三是开发较高档次的产品。

不赚不赔的江村酒厂，今年也想了一些办法，但不见起色。办下去，实在没有劲。但它毕竟使近百个农村剩余劳动力获得

务工的机会，每人年工资在千元以上，又不能停。可以说，陷于进退两难之中。

谈到今后村工业的发展方向，潭汉文从抽屉中拿出两份从科技市场获得的科技新产品的论证书，其中一个产品已被别人捷

足先得，另一个产品，因为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和信息，拿不定主意。他们由过去只知找市长到现在能主动去找市场，应该说是

一大进步。同时，村的领导们也认识到，要重视培养青年一代，要引进人才，掌握信息。

人才在哪里？

人才需要引进，但本村的人才更应保护、挖掘。

前几次调查，都提到村里花钱送到苏州丝绸工学院培养的大学生饶佳龙，在村丝织厂干了六年，今年却跳槽进了盛泽丝绸

工艺织造厂，为什么呢？

我们听到两种不同的意见。一种意见认为，村里送饶桂龙上大学，他不应忘本；年轻气盛，个性强，好提意见，顶撞厂长；

想做官，要当厂长。另一种意见认为，饶桂龙有才能，没有被重用；他引进花瑶新产品，使工厂走出困境，赚了 60 多万元，非

但一点奖励没有，工厂人事调整，反丢掉技术科长的职位，这样才促使他下决心另谋出路，村里向他索取 250。元培养费，饶佳

龙忍痛举债照付。村里说，对饶的离去，他们做了许多工作，未能留住。饶桂龙对我们说，他是被迫才走这一步的。如今在盛

泽丝绸工艺织造厂研究所担任科长，票子（年工资 6000 元，高出村里一倍多）、妻子（爱人也被安排进厂做工）、房子（两间

一套的单元房）都解决了，更重要的是所学专业能得到发挥，他到这个厂不久，就引进了一种新产品。对开弦弓村，他还是有

感情的，最近村的新民分厂找他，他不仅提供信息，并在技术上给予帮助。

“重视人才”，层层都在喊，而村里花钱自己定向培养的人才，竟留不住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我们想到三个“重”。一是

重视，真正从思想上弄通弄懂人才与振兴农村经济关系，真正在行动上，“尊重知识”.“尊重人才”，求才若渴。二是重用，

不能武大郎开店，容不得比自己水平高的人。一个大学生，毕业六年，在车间当了几年保全工，至今仍不过是村办厂的技术员，

怎能不使人“见异思迁”呢？对有真才实学的人，一定要放手使用，委以重任。否则怎能显示其才能？三是重奖，“科技是第

一生产力”，对科技工作者，应视其贡献的大小，给予奖励，有重大贡献者应重奖。有了这三“重”.“尊重知识”“尊重人才”

才算落到了实处，从而避免类似“饶桂龙现象”的发生。

市场颇繁荣

村居五日，给我们最强烈的印象是，这里不仅已经形成一个市场，而且逐步配套，颇为繁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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穿村而过的从震泽到庙港的公路，是村里的主干街道，沿街开设的店铺陆续增加到 20 余家之多，一座营业面积达 600 平方

米的农贸市场，正加紧施工，即将落成。这里的市场已和城市一样，全天候进行交易。早市最热闹，公路两边摆列各种摊贩，

供应的蔬菜、鱼肉、禽蛋、豆制品，品类之多，不亚于城市，而新鲜程度优于城市。早市从 5点多钟开始，到 8点多，持续 3

个小时。上市交易者有五、六百人。每天清晨，村民们空篮而来，满载而归，有的另一只手还拿着早点，其情其景一如城市所

见。早市过后，行人车辆不绝于途，商店是坐以待客，而卖水果、服装、小百货的摊贩，则站立道旁，招呼每一个顾客，到了

晚间 8时以后，仍有几家杂货店，店主们稳坐柜台内，或看电视，或听广播，等待最后一个顾客的光临。

关于开弦弓村的市场，去年调查，我们列举了三类：商业、服务业、运输业。今年调查，我们一方面看到这三类行业欣欣

向荣继续有所发展，如杂货兼营小百货的商店就由 11 家增加到 14 家，5家设在街上，另 9家分布在村子里。村民购买糖烟酒和

日用品，夏天吃冷饮，出门便是。另一方面又发现，劳务市场也由城镇向农村延伸。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，村里的剩余劳动力

已基本转移，因此，今年村丝织厂已有四、五十个外地打工妹，她们分别来自苏北宿迁县和河南固始县。宿迁来的主要是为了

学技术，因为她们家乡已经办起丝织厂，等待她们早日学成归来。固始县来的因其家乡的乡镇企业还没有起步，比较肯学、安

心。我们与来自固始县的女工吴彰林交谈，她初中毕业，父亲是小学校长，开始不同意她千里迢迢出外做工，后来亲自来到开

弦弓村看看，不仅自己思想通了，还送了八个小姑娘前来打工。此外开弦弓村还出现了若干流动不定的来自河南省的打零工的

人，他们是男青年，哪家工厂有零活要做，招之即来。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劳动力的流动是一种正常现象，问题是要建立健

全劳动力市场，使雇佣关系纳入正常化、法律化的轨道。偏处太湖之滨一隅的开弦乡村已经面临着这个问题。

消费在增长

农村市场的繁荣，说明农民的消费在增长。这是我们今年进村后的另一强烈感受。1991 年村的报表反映，开弦弓村全年农

民投入建房的资金达 342 万元，又有 71 户盖了新房，其中 61 户盖的是楼房。据潭汉文说，现在全村有 80 写农户住进楼房。此

外，全村已有 10%的人家用上液化气.20%的人家自己安装了自来水和卫生设备。这使这位村党总支书记深感认识落后于形势，现

在应该着手筹办自来水厂和液化气站，以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多种多样的需要。

村民的消费增长还表现在对吃的需求，除了在前面介绍的早市情况外，这里着重讲一讲在几家百货店的见闻，过去很少看

到的袋装面包、西式糕点、娃哈哈，如今也出现在农村商店的柜台上。去年我们问开百货店的徐兴传有关营业情况，他说：“烟

酒为大宗，商品以中低档为主，高档的烟酒，除非公家待客，很少有人问津”，今年情况变了，名酒五粮液，优质双洋、古井……，

中华、红塔山以及三五牌，都摆在货架最显眼的地方，其他几家也摆出了相当数量的优质名烟名酒。再有一点也是前几年没有

看到的，就是多数店家添置了一个电冰箱，供应各种冷饮。

对于结婚费用，我们这次没有作典型调查，村妇女主任提供的数字是约在两万元左右，这些钱主要是用来购置家具和家用

电器以及宴请宾客，还不包括盖房那必不可少的一笔大支出，这个数字比我们 1983 年调查时所得出的 3000 多元，增加了七倍，

扣除物价上涨因素，人们消费需求增长的幅度，也是较为可观的，但如何使人们手上多余的资金用得更合理，应该引起舆论导

向的重视。

由温饱到小康，由小康到富裕，不仅是生产力水平的两次飞跃·也是人们消费水平的两次飞跃。外国有远见的企业家已睁

大双眼盯着中国这个潜在的大市场；我们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，千万不能忽视这个不断扩大、正在发育中的国内大市场，

特别是广大农村这个有待开发的大市场。

家庭的变化

我们每年去江村，最喜欢串门，与农民谈心，今年适逢大忙季节，白天几乎户户铁将军把门，给家庭访间带来困难，我们

只好夜访，或到田头，尽可能地做些跟踪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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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村唯一的纯农户陆阿金，原继承父业，务农之余兼看公路护林，今年与阿舅合购了一条船，搞起了水上运输，务农的事

完全落在妻子周唐英肩上，这样，开弦弓村的最后一户纯农户已成为地道的兼业户。如果从实行联产承包算起，这个村的农户

由单一从事农业发展为多门类就业，前后经历了十年的时间，

我们跟踪调查的人家中，曾有 4户联合家庭，即通常说的大家庭。其中 3户―徐宝林、蒋金娥、周阿娜，已经先后一分为

三，还有徐雪其一家。这个 9口之家三代同堂的大家庭，今年也终于一分为三了。和徐雪其及老伴在一块住的是即将出嫁的女

儿徐勤梅，徐家原来的七上七下楼房，分给两个儿子的小家居住，徐雪其则住在新盖的三开间的两层楼房里。这楼房很别致一

半在水上一半在陆地。既是住宅，又是码头和船坞，徐家父子共有三条船，就有了固定停靠的地方。这一家虽然分居分灶，各

自独立，但是，仍不免分中有合，主要是在业务上，要互相配合，进行协作。徐雪其和小儿子徐勤松各用一条船为盖房子的人

家吊装建筑材料，大儿子徐勤峰则与别人合购了一条挖泥船，到各地清河淤，修码头。徐勤峰的挖泥船的业务较忙，有时就需

要徐雪其和徐勤松相助。但是，亲兄弟明算帐，上船干一天活给 20 元钱。因为三家经济收支是分开的，亲缘并不能代替商品交

换的原则。

村里的两家个体工业户的情况如何呢？我们两次去经营印刷厂的周明金家，均未见其人，只知他教书之余，仍在搞这第二

职业，我们造访周玉官时，恰好这位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企业家正在家中。前两年因市场疲软，产品销不出去，货款收不回来，

周玉官一气之下，改行经商。经过在外面的跌打滚爬，认识到经商虽然能赚大钱，但毕竟风险大，而且人身安全也缺乏保证，

想想还是在家把自己的小本经营搞好，比较可靠。周正奎老人对儿子的转变很高兴，周玉官的岳父徐春全也很高兴。徐春全原

在附近的民字洪村当会计，现已退休，因为身体还结实，会算帐，交际广，于是就到女婿的工厂发挥“余热”。他们两老一少

是这样分工的：周玉官内外兼顾，负责产品设计和推销；周正奎在家管生产；徐春全对外搞供销和资金融通。经过几年的市场

竞争，他们认识到千条万条，产品质量是首要。今年，他们改产品外加工为厂内生产，雇了三个河南青年，住在家中，严格按

照技术要求进行操作，以保证产品的质量，周玉官说，电子行业形势很好，订货的厂家很多。他们目前正在为上海一家工厂加

工赶制一批电子音乐灯的底板，这是国外订货，要在圣诞前投入市场。周玉官还告诉我们，他们厂今年产值 20 万元，明年争取

达到 40 万元，几年内搞到产值上百万元的规模，把个体工业户发展成为私营企业。他考虑的唯一困难，是如何解决扩建工厂的

用地问题。周玉官的一番谈话，使我们联想到周阿娜的第三个儿子周雪建承包邻村的一个机械厂，在村里还看到“做家具”、

“代电焊”……之类的个体户商标。看来开弦弓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同时，个体、私营经济也在自发地缓步前进。

外来婚姻，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之一。我们跟踪调查的来自云南和四川的三位姑娘，这次只见到两人。其中一位原来喜欢唱

歌，可是，当我们在她的房间刚刚坐定，还没有提问，她就边流泪，边述说丈夫的不是，这时，正巧另一位拉着孩子来串门，

她只在一旁静听，既没有发出共鸣，同病相怜；又未暗自庆幸，从表情上看得出来，她对自己的婚姻虽不够满意，但是如今有

了孩子，也只好这样过下去。对这位诉苦的媳妇，我们听到两种不同意见：一种是她自己的说法，她想把家庭搞好，可是丈夫

嗜赌如命，做泥水匠赚的钱，全输在赌场上。去年，她一气之下，跑回四川娘家。可是，丈夫追到四川，痛哭流涕，表示悔改，

这样才又回到开弦弓村。那知，他恶习难改，不久又故态复萌。她指指传来僻嚼啪啪声的隔壁邻居家，原来又在那里打麻将呢！

她越说越气：“他这样下去，我们那一天才能过到好日子呢？想来想去，只有离婚！”另一种意见，说她好吃懒做，田间的农

活一概不干。但是，她说，她替村里看鱼塘，并没有白吃饭。对于这一家的家庭纠纷，妇女主任如能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，

是不难解决的。村里的赌风村委会也应该管一管。我们打听另一位的情况，她们说，她与公公的关系，经过妇女主任的调解，

已经和好。千里姻缘不易结，但愿村里的“女管家”，常把外来的媳妇放在心中。

教育与青年

对农村的教育，我们怀有特殊的感情。迈进开弦弓村小学的大门，清香扑鼻，月季花盛开，环视四周，院里已经种上长青

树。新建的水泥篮球场、铺上细煤渣的跑道、金属制的攀登架、沙坑，一一呈现在我们的眼前，改变了以往校园中空荡荒凉的

景象。教学楼内白粉壁仍然干干净净，没有一点乱写的痕迹；图书室有图书，活动室有乒乓桌，广播室有了播音设备，井井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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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。据村里负责人说，为学校办这些事，他们今年已投入 8万元，最近省教委负责同志前来检查，比较满意，以为在村一级的

小学中，称得上是“一流”的。只是有的教师谈到同工不同酬，民办教师终身民力、时，仍不免有伤心之感。

开弦弓初级中学的境遇就不同了。这个学校三个年级，已有两个年级并到了乡中学上课，明年暑期开学，将全部并入乡中，

学校也就不复存在了，我们看到学校一副冷清、败落的模样，与小学对比，一兴一衰，不胜感慨！

我们曾找了几个高中落榜生交谈，感到有三个问题，应引起重视，

一是农村中学教育改革问题。目前这里的高中，仍搞的升学教育。可是，每年能升入高校的数量很少，今年开弦弓村只有

一人，多数高中毕业生回家务工或务农，待遇却和初中生一样，好像高中三年白读了。去年，我们讲到，周兴荣夫妇满怀希望

女儿能考取高中，那知，落了榜，如今进了乡缀丝厂当了工人。根据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大趋势，工业要上规模、上档次、上水

平；农业要向优质、高效、创汇方向进军：新兴的第三产业要有一个大的发展，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就是一个觅待解决的大间

题。因此，农村高中教育应该实行分科。一部分学生入普中，准备升入高校；大部分学生入职中，以适应农村三大产业两个文

明建设的需要。城市中学教育实行双轨已有多年，并取得成效，苏南农村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，二是农村业余教育问题，也应

列入村的议事日程，开弦弓村小学有两位老师，参加自学考试，经过多年努力，有一位已通过，获得大专学厉。函授、电大、

自学都是有志青年接受教育、获得知识的渠道，为什么只走升入高校那条独木桥！不少村对升入大学的青年有经济上的支持和

奖励，这可谓“锦上添花”；我们想还应该“雪中送炭”，对留在农村坚持业余自学的青年，也应该满腔热情地给予奖励，并

为他们提供一些必要的条件。三是农村青年工作问题。村里的知识青年逐年增多，特别是一些高中毕业生，他们有的进厂工作，

有的无所事事，“赢得青年，才能赢得未来”，对这个重大问题，却未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。农村共青团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

的，可惜我们很少看到听到他们有什么举措。例如根据青年人的特点，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化、体育、娱乐活动等，其实，

办这些事，并不要花什么钱，村委会有大会议室，音响设备，小学有操场、乒乓室、晚间都可以利用，关键在于要有人去组织。

这大概是通常强调的要两手抓，属于其中一只手应该抓的精神文明建设的范围吧！

注

[1]前三次调查报告，分别刊在《江苏社联通讯》1989 年第 3期、《江苏社会科学》1991 年第 3期和 1992 年第 3期上。

（王淮冰，1919 年生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学术顾问，研究员；李明，1964 年生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

实习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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